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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澄碧的湖面啊，苍苍茫茫，一

望无际。小船儿轻轻推开绿波，人
便在绿波中向前。绿波后退，绿色
涟漪一圈又一圈，追着小船，在小船
周围漾开，合拢，合拢，漾开，无止无
息。岸上的树是绿的，草是绿的，迎
面而来的风也是绿的，连呼吸的空
气好像也带着绿的清新，绿的温润，
骄阳似乎柔媚了，未消的暑气也变
清凉了。

据典籍记载，清代时，“嬉子湖”
称“蟢子湖”。蟢子，也叫喜珠，是蜘
蛛的一种。为暗褐色，身体细长，腿
也很长，坐在室内墙角结网。网形
似八卦，为喜庆的预兆。古人认为
见蟢子者，必有喜乐之瑞。湖名“蟢
子”，是取其形似还是因其祥瑞或是
兼而有之已不可知。现皆称“嬉
子”，有可能是以讹传讹久而久之就
约定俗成了。“嬉”，有嬉戏之意，也
有和悦之意，“嬉子”这个名字更带清
丽娇俏之柔美，如一碧万顷的湖面一
样轻盈灵动。

船缓缓向前，水中偶见几层芦
苇，都是青翠的模样，细软的腰肢在
水里摇摆。芦苇小小的，细细的，看
起来不堪一击，在巨大的冲击面前竟
能安然无恙。风来，水来，它随风倾
倒，风过，水落，它又直起了腰杆。湖
中竟然立着一棵碧树，似是香樟，树
干没在水中不可见，只有硕大的树
冠，茂密的枝叶伏在水面。广袤幽深
的湖水里竟会有一棵树？竟会只有
一棵树？这棵树在这水里浸泡了多
久？为何孤零零的，没有一个同伴？
一棵树立在湖心，是在等待谁的到来
吗？是在默默陪伴谁吗？是为嬉子
湖的鸟而驻守于此吗？平日里茫茫
水面没有一只船，没有一个渔人，这
棵树就伴着湖水，一半在水中安详，
一半在阳光下飞扬，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这一湖碧水也是异常温柔，宛
若一块温润的碧玉，从上到下，从里
到外，那样的润泽，那样的明亮，绿得

你看不透它，就像你看不透一棵树的
心思，一棵树的故事，一棵树的愿望，
一棵树的未来。

这浩渺的水面，沉静而又开阔，
幽深而又亲切，只有我们一条船。从
2021年长江以及支流的主要河湖禁
渔以来，湖上就安静了。禁渔三年，
安静了三年，三年的休养生息，少了
喂鱼的饲料，少了柴油的污染，少了
生活垃圾，湖底的土质改善了不少，
水质明显变好了，澄澈了。湖中鱼儿
许是寂寞太久，竟然追着我们的船跃
起老高，大的足有三四斤，禁渔的成
果很大呀。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
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

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
胜用也。”禁渔是为了更多的鱼，更好
的鱼，是为了更长远的未来而舍弃眼
前小利。禁渔之后，渔民洗脚上岸，
祖祖辈辈以船为生住在水上的他们
渐渐适应了岸上的生活。少了风里
来雨里去的船上的颠簸，日子也越来
越安稳了。

远处竟浮着一座房子，那是一座
龙王庙。传说这所龙王庙很神奇，水
涨，它也涨；水落，它也落。几十年
了，一直驻守在河心，一直都在。即
使是发大水，他也能够安然度过，真
是神奇至极。

船至湖心，清风徐来，水波不

兴。走在船上，如履平地，竟没有任
何不适。站在船头，迎着风，没有东
坡先生泛舟赤壁时“浩浩乎，如凭虚
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
独立羽化而登仙”之感，也没有杰克
和萝丝的船头烂漫之感，只觉得安
静，安心，安稳，安定，安然。俗世之
中，最好的状态是不是该像湖水一
样，时常平静安然，偶尔荡漾？

远望灯塔高耸，水面以上足有几
十米，塔身红条与白条相间，非常醒
目突出，既指引航道又可测量水位，
也是寂寞的水面上的一道风景。常
年飘在水上的人，在夜里，特别是在
雨夜里，一见这灯塔，这灯光，就找到
了方向，就像遇到了熟人，老朋友，
那种漂泊的茫然无措一下子就消失
了，心就定下来了。我们遇见灯塔
而觉兴奋，灯塔很久不见一条船了，
遇见我们会不会也觉得亲切？一定
是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
我应如是。”

环湖的青山是笔架山，因形似搁
毛笔的架子而得名。山名就带有浓
厚的文化气息。有人说，桐城文化的
根脉在这里，在嬉子湖，在笔架山。
桐城父子双宰相张家的祖茔地就在
此地。传说，笔架山上有一处风水宝
地。张英的父亲是个铁匠，为人宽
厚，所以在偶然之间得到了这块宝
地，传说挖出的石板上竟然有字：前
葬出司马，后葬出翰林，只准棺上加
棺，不准移棺再葬。果不其然，张英、
张廷玉父子都封侯拜相。后来张家
与吴家发生纠纷，张家宽厚，“让他三
尺又何妨”，礼让吴家，吴家也受到感
染，也让了三尺，于是“六尺巷”的佳
话名扬天下。

张家的兴旺发达是因偶然得了
一块宝地吗？其实，宽厚礼让才是家
族兴旺发达的必然因素，比风水宝地
更重要的是高尚的德行。这宝地成
就了张家，张家也成就了这宝地。任
是什么地方，有德者居之即为宝地。

嬉子湖上
魏海霞

秋阳高照，原野已泼染上了金
黄的色调，吞吐自如的收割机，撒
欢奔跑在田野里，趁这难得的暖阳
天，抢收起金灿灿的稻子。郊外一
角，农家早起的人们忙碌着洗净山
芋，装满编织袋，夜半三更起床，
沿着穿村而过的马路，排成长龙，
等候着洗粉专用机械的磨洗。

年少时，山芋是农家男女填饱
肚子的主粮。山村多山丘，稍好的
山地，农家人多用来种植棉花、花
生、芝麻之类的经济作物，只有贫
瘠的山地，才会用来栽种山芋。山
芋不择土质，适应性强，极易成
活，亦如同农家的孩子，不畏贫
苦，落地生根。

春末几场霏霏细雨过后，便是
栽插山芋的最佳时候。栽进山地里
的山芋苗，不出一周，便会逢节冒
出新芽。恰遇风和日丽，气温高
升，更是越发疯长，不多日铺满了
整个山地。农人见了，喜上眉梢，
勤快地翻秧培土，剪去太过茂盛的
藤蔓，喂猪养羊，接济农家还不富
裕的日子。

此后，几个月漫长时光里，山
芋日渐冷落，忙碌的农家人无暇顾
及它，山芋似乎明白了主人的心
思，相依相偎，紧和着节气的节
拍，茁壮成长。熬过盛夏酷暑、动
物糟蹋的考验，不管不顾地破开土
垄，个挨个地探出尖尖的脑袋，那

红彤彤的笑脸，醉倒了多少农家顽
皮孩子的心房。

蓬蓬勃勃爬上小路边、坡地旁
的绿蔓，难掩小山芋爱出风头的模
样。那可是顽童俯首可挖，无须蒸
煮，又赖以充饥的美食啊！

那时四季转换，好像比今天来
得迅捷，漫长的夏日姗姗离去，秋
天还没来得及登场，风儿却转瞬板
起了冷飕飕的面孔，秋风裹挟着白
霜，扑向山川河流，枯黄了遍地的
蒿草，打蔫了山芋绿色的藤蔓。

是收获山芋的时候了，农家男
女疲惫地从稻田转战山地。男人们
抄起犁铧，驱赶着耕牛，翻开一垄
垄山芋。女人们挑起畚筐紧随其
后，将一个个披着酱红色外衣大小
不一的山芋收入筐中，男耕女收，
一幅动感十足的耕作秋景，跃入人
们的眼帘。

山芋堆成小山，农家的女人们
舒展开了愁眉，即使再不济的日
子，因了山芋，不安的心这才有了
底气。那些品相好的，形体匀称

的，没伤及皮里的山芋，优选储进
地窖，留作今冬明春全家的口粮；
那些龇牙咧嘴，或个大如球的山
芋，经女人们的巧手打理后，裸露
出洁白如玉的肌肤，蒸熟了晒成山
芋干，或丢进磨粉的山芋堆里。

那时山村还很落后，但洗山芋
粉的办法却层出不穷。记忆中，一
家老小围着一口土陶大缸，轮番上
阵，手拿山芋在陶缸内左右磨擦，
带有螺纹的缸壁，锐利无比，稍不
注意，擦伤手指也是常有的事儿。
几番磨擦，一根粗壮的山芋已消失
殆尽。也有山里人家找来几块崭新
的长方形铁皮，吩咐做事细致的孩
子，用铁钉有序地打上孔眼，固定
在木板上，用来磨擦山芋……

富含淀粉的山芋，经过几道工
序后，已然碎成了松软的山芋渣，
再经细密的纱网冲洗、过滤、挤
压，一缸浑浊的洗粉水，不出半天
的澄清，倒去水后，洁白无瑕、光
亮耀眼的山芋粉就洗出来了。

也有勤劳的山村人家，待山芋

粉晒干后，再加工成晶莹剔透的粉
条或粉皮，变着法端上农家并不丰
盛的餐桌，用来招待走亲访友的客
人；或是逢年过节犒劳一家老小。
但我更喜欢纯手工山芋粉做成的山
粉圆子，与五花肉一道蒸出的喷香
味道，让我垂涎，令我回味。

如今土地流转后，栽种的少
了，山芋自然成了稀罕物，洗山芋
粉也由机器代劳。丰衣足食的人
们，吃遍了美味佳肴，反而对不起
眼的山芋高看一眼，聚会时必点一
笼，街头的烤山芋摊上，也从不缺
少熙熙攘攘的食客。

山村山粉香
胡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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